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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》著録，从“心”的甲骨文字大略有 １５ 個，分别為心（ ）、文（ ）、吢
（ ）、% （ ）、& （）、沁（ ）、惄（ ）、懋（ ）、悤（ ）、寍（ ）、■（）以
及不可識讀的 、、 、 ，這些字多為人、地、水名，看似没有明顯的情感
含義，其所出文句多為叙事，亦幾乎没有抒情意味；據張亞初《殷周金文集
成引得》，从“心”的青銅文字大略有 ８４ 個，其中帶情感含義的字，有心
（ ）、志（ ）、忍（ ）、& （ ）、' （ ）、忑（ ）、■（ ）、懽（ ）、懼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趙煜：《吴越春秋》卷五，景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４６３
册，第 ６０頁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·２８１· 　 嶺南學報　 復刊第十二輯
① 比如啟功稱之為“創造性的新詩”，參見啟功：《創造性的新詩子弟書》，載於《啟功全集》第 １
卷，北京：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，第 ２０３ 頁；趙景深以為是古今絶美的叙事詩，參見趙
景深：《〈子弟書叢鈔〉序》，載於《曲藝叢談》，北京：中國曲藝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版，第 ２１５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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